
文学传媒研究

主持人语:扎实的个案研究是文学传媒研究走向深入的基础。本期刊发的杨会的《〈人民文学〉与底层叙事潮流》和
周根红的《“红罂粟”丛书与 90 年代女性文学生产》都从小的切口进入，在对个别问题进行细致的、充分的研究的基础上，又
没有就事论事，而是通过一扇窗口观察近处的景致和远处的潮涌，有机地将个案分析与潮流把握结合起来。另一篇《非虚构
的人类学观察》跟文学传媒、文学传播的关系不是太直接，不过其跨学科的视角是文学传媒研究常用的思路与方法。《理解
媒介》的作者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就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中汲取了不少精神养料。

———黄发有

《人民文学》与底层叙事潮流

杨会

摘 要:《人民文学》一直对现实性文学作品保持着浓厚兴趣。新世纪以来，文坛上出现的底层叙
事既符合《人民文学》的办刊取向，又使刊物可以引领文学潮流。在《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的宽容和
赞誉中成长起来的底层叙事近年来暴露出颇多问题，引起评论家和读者关注。对底层叙事出现的问题
表示警醒的《人民文学》很快进行自我修正，转而倡导“非虚构”写作，以此继续发掘文学新资源并引领
中国文学潮流。
关键词:《人民文学》; 底层叙事;“非虚构”写作

《人民文学》自 1949年创刊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扮演着“国刊”的角色，一度成为文坛风向标与文学潮流
的引领者。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和文学期刊多元化
格局的形成，《人民文学》被迫与其他文学期刊按照市场逻
辑公平竞争。为了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上世纪 80 年代中
期以来的《人民文学》在办刊姿态方面进行了调整，对先锋
文学和青春文学均宽容地接纳，但是该刊一贯提倡现实性

文学创作的办刊理念使其对反映民生、关注民情的作品情
有独钟。新世纪之初，一部分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底
层叙事作品出现在文坛上，《人民文学》与众多期刊共同对
这些作品进行了刊发和推荐。在《人民文学》、《当代》、《天
涯》等刊物的力推下，尚显青涩的底层叙事很快形成了风靡
文坛的一股文学潮流。

一

随着 70年代出生作家和 80 后作家相继登上文坛，《人
民文学》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与时俱进”地设置了专门刊
发文学新人作品的栏目，并对文学新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

推举，但是这些“新浪潮”作家颇具先锋意味的创作始终没

有成为《人民文学》的创作主流:“《新浪潮》中有的作品有
实验与先锋性，是潜在的新的写作潮流的先导。但这样的
作品不会成为《人民文学》的主流。”①按照《人民文学》一直
秉持的办刊理念，现实性文学作品是其重点关注的对象。
时任主编韩作荣于 2005 年接受采访时对《人民文学》的定
位做了重申:“刊物关注作品的现实性，即提倡深入地关注
生活现实与人的当下生存。当然，这是那种能发现和揭示
现实背后的真意，对现实有深入、透彻的理解，能入脑、入
心，有心理冲击力的作品。”②因此，刊发充满现实感的作品
是《人民文学》的重要任务。
此外，文学新人的创作遭受到了读者的抱怨。70 年代

出生作家和 80后作家以直接呈现生活体验的个人化创作
方式创作了一批充满个人细腻情感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

在“国刊”《人民文学》上大量出现后引起了一部分读者的
不满:“总有一种狭窄的、个人的或者说是一种偏激的个人
情感，而缺乏一种来自社会广度的沉思。”③而充满社会问
题意识的底层叙事无疑是对“狭窄的、个人的”个体叙事的
反拨:“‘底层写作’对只拘囿于形式与‘内心’，强调‘物’和
‘欲’的迷恋以及炫耀的文学流弊产生了强有力的反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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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彰显白领趣味和生活等级的小资话语、中产阶级文学想
象以及新贵文学的反动。”④翟永明指出的文学流弊恰是许
多 70 年代出生作家和 80 后作家个体叙事中共同存在的问
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关注庞大底层群体的底层叙事
是对“新浪潮”作家个人“小资”写作的反拨，它的存在对新
世纪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
与“新浪潮”作家进行的先锋性实验写作相比，底层叙

事直面底层生活困境的勇气、关注芸芸众生的社会责任感
及面向社会底层民众试图表现出的悲悯情感更符合《人民
文学》的导向。它既满足了刊物对现实性文学作品的追求，
同时还能平息读者对个体叙事充溢文坛的不满。因此，审
美爱好与现实需求决定了底层叙事受到《人民文学》的
重视。

二

“底层”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术语受到关注始于
2002年左右，并在 2004年前后被频繁使用后引发了文坛的
热烈讨论。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于 2002年出版后，评
论家在面对该作品时较为集中地使用了“底层”一词。先
是出现了周立民、赵淑平的《世界何以如此寂寥无声———
〈泥鳅〉中的底层世界及其描述方式》(《当代作家评论》
2002 年第 5期) 一文，之后陈思和针对这部小说组织了一
次名为《文学如何面对当下底层现实生活》的学术讨论会，
并指出这种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叙事方式将要流行于

文坛:“从新世纪开始，中国文坛上正在发生着一些醒目的
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文学能够重新直接面对当
下的社会生活，把社会变动在底层所揭示的波澜展示出来

了。”⑤批评家张韧在《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文艺报》
2003 年 3月 5 日) 中将底层叙事与新写实写作进行了概念
区分。自此以后，底层叙事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并被广泛用
于文学批评中。
《人民文学》于 1999年第 6期刊发的《上午打瞌睡的女
孩》已经显现出底层叙事的某些特征，作品讲述了平民生活
之艰难，并对遭遇苦难的人充满同情。从 2000 年起，《人民
文学》开始有意识地集中推出有关底层叙事的作品，并在同
年刊发了星竹的《中西部》( 第 1 期)、熊正良的《谁在为我
们祝福》( 第 2期)、王祥夫的《民间故事》( 第 5期)、白连春
的《拯救父亲》( 第 9 期) 四部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当然，
早期出现的这些作品不够成熟且存在诸多问题，熊正良的

《谁在为我们祝福》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母亲对儿女近乎
疯狂的爱带有《许三观卖血记》的影子，王祥夫的《民间故
事》在艺术性上稍显不足。在私人化叙事、个体化叙事充盈
文坛的新世纪初，这些创作水平有待提升的作品以面向当

下现实生活的创作态度获得了《人民文学》的极大赞赏。
虽然编者承认《民间故事》并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叙述始
终沉浸在“现实的泥沼”中致使作品缺少艺术的张力，但对
作者贴近现实的写作姿态依旧给予了高度评价:“作家的姿
态，是俯下身子和现实生活泥一身、水一身，不回避当下现

实中诸如下岗等诸多矛盾和辛酸，将这一段生活做现在进

行时态的描述。”⑥从表面上看，与“新浪潮”作品享受的待
遇相比，底层叙事的出场并没有获得《人民文学》的大力宣
传，刊物未曾明确宣称为底层叙事设置专栏或者开设专号。
但是从头条和卷首语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保
持着极大兴趣，它采取将底层叙事作品放置于头条位置的

方式凸显刊物对此类作品的重视，并在卷首语中对其进行

重点解读与推荐。
白连春的《拯救父亲》是一部刊发后获得较高关注度

的作品，它将《人民文学》刊发底层叙事作品的热情大大提
升。之前虽然《人民文学》对《民间故事》、《守望土地》等作
品的叙事姿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刊物仍旧‘特别推荐’
《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这样鸡犬之声相闻、以鲜活的口语
贴近现实的作品，以及《市民们》、《守望土地》那种底层生
活的真实与形形色色的众生相。”⑦但由于这些作品普遍存
在着艺术成就不高、故事过于简单等创作缺陷，刊发后并未
引起反响。相比较而言，白连春的《拯救父亲》算是一部成
功之作。这部小说对以父亲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充满了博
大、真挚的悲悯情感，而且作者将这种情感渗透于父亲的日
常生活中，既具有宏大叙事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又

具有日常叙事的细微真切感。因此，《人民文学》将其放在
“特别推荐”栏目中以头条的形式隆重推出: “尤其是白连
春的《拯救父亲》，特别值得向读者推荐。……他笔下的父
亲以及由此连带的底层百姓的生活，充满情感。那种在底
层的真正血脉流动与泥土质朴交融的气息，是一种久违的

生命感觉。这样的小说，眼下实在是太少了。”⑧白连春具
备很多底层叙事作家所匮乏的生活经验，他饱经生活困苦

的特殊经历、对底层生活的亲身体验使作品充盈着情真意
切的情感。与其他很多底层叙事作品相比，《拯救父亲》情
节真实并真切感人。这部作品刊出后好评不断，“我把这部
中篇看作是 2000年最突出、最质朴、最质朴、最抒情、最优
秀的小说之一。”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
刊》和《新华文摘》纷纷予以转载，并且该作品以第三名的
选票入选“中国小说学会 200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备受
读者和评论家的推崇。《拯救父亲》的刊发获得成功之后，
《人民文学》开始有计划地大量推出底层叙事作品: “我们
发了白连春的《拯救父亲》，差不多从那时起，我们就特别
关注这个东西，有意识地发，包括孙惠芬、鬼子的小说，一直
到后来的罗伟章、陈应松等等，这是一个坚持了六七年的想
法。”⑩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在推出底层叙事作品的
过程中，利用《拯救父亲》的成功效应，将刊发底层叙事作
品作为该刊新世纪办刊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以平等竞争的身份加

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文学资源不再为某一文学期刊垄断，

因此，当底层叙事日渐风行文坛时，各家文学期刊纷纷出招

试图引领这一文学潮流。较为典型的有《十月》、《当代》、
《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等极富竞争力的大型文学期刊。
尤其是《当代》的“横空出世”，几乎盖过了《人民文学》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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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曹征路的《那儿》( 2004 年第 5 期)、胡学文的《命案高
悬》( 2006 年第 4期) 和贾平凹的《高兴》( 2007 年第 5 期)
等一批底层叙事代表作均刊发在《当代》上。而且该刊别
出心裁地于 2003 年第 6期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
调查》，引起了强烈轰动。由此，《当代》被称为“全中国纯
文学杂志中关注底层最多的”文学期刊。瑏瑡此外，这一时期
的学术期刊也积极参与到有关底层叙事的理论探讨中来，

多家期刊为此开辟了专栏或者集中刊发关于底层叙事的论

文，其中包括《天涯》( 2004 年第 2、6 期) 杂志的“底层与关
于底层的表述”专栏、《文艺争鸣》( 2005 年第 3 期) 的“评
论”栏目和《上海文学》( 2005 年第 11 期) 对底层叙事的探
讨等。多家期刊的介入使得底层叙事文学潮流日益壮大。
在此过程中，《人民文学》“引领者”的优势逐渐被湮没在各
家文学期刊的众声喧哗中。
作为较早推出“底层叙事”的“先锋”刊物之一，《人民

文学》并不甘心在这场文学资源“争夺战”中落后，因此，它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角逐”中。2004 年第 1 期的《人
民文学》便郑重向读者申明其关注底层叙事的办刊策略:
“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当下生存，在二〇〇四年，这依然是我
们编发小说及其他作品的主要方向。”瑏瑢2004 年的《人民文
学》对底层叙事采取了大力褒扬的鼓励态度，并且推出了一
批颇具代表性的底层叙事作品，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
( 第 3期)、徐则臣的《啊，北京》( 第 4 期) 和鬼子的《大年
夜》( 第 9期) 等不仅在刊发时得到编辑的重点推荐，而且
发表后也引起了一阵轰动。之后在各家文学期刊争相“占
据”刊发底层叙事的领地时，《人民文学》努力保持着自己
的一席之地。
由于早期出现的底层叙事作品数量有限，评论者还未

充分地意识到这些作品的缺陷，因此批评的声音虽有但很

微弱，大部分文学评论者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底层叙事的价

值和意义，“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平民的日常生
活和底层的困厄境遇，以其直面现实和直书胸臆的平民美

学倾向，使文学与普通社会保持了应有的勾连，并在一定程

度上与那种时尚化的写作倾向构成了一种抗衡。中短篇小
说创作的这种取向，是值得肯定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瑏瑣这
种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
作品质量的评判，因此，截止到 2005年，《人民文学》尚未认
识到这股潮流存在的创作缺陷问题。可以说，底层叙事从
出现到 2005 年之间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成长壮大的，各家文
学期刊忙于争夺推出底层叙事的主动权，出奇制胜地策划

宣传，追赶潮流跟风式的办刊行动使它们无暇顾及鉴别这

些作品的创作缺陷，从而对底层叙事一味地持肯定态度，忽

视了考察作品本身的质量。

三

在文学期刊与评论界的合力宣传下，底层叙事逐渐发

展成一种创作时尚，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底层叙事的创

作队伍中，底层叙事作品数量急剧增多，以前被忽略的问题

逐渐浮出水面。2005 年以后，文学编辑、评论家和读者开
始关注底层叙事的叙述立场和情感真伪等问题，并对底层

叙事情感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自此，底层叙事结束了备受
称赞的辉煌时代，逐渐遭受到来自文坛各方面的批评和

质疑。
在此背景下，2005 年以后的《人民文学》一方面“趁热

打铁”般地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出底层叙事作品。另一方
面，面对底层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编者态度随之发

生了转变，不再对其一味褒扬，开始明确指出作品存在的问

题。虽然底层叙事将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相结合的创作方
式超越了单纯弘扬主旋律精神的宏大叙事作品，也超越了

囿于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新写实创作和热衷于私人生活体验

的文学新人作品，在叙事方式上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但
事实上，在创作过程中，大部分底层叙事作品并未将二者进

行很好的融合，由于缺少丰厚的生活底蕴与亲历苦难的情

感体验，他们往往将叙事重点放在日常生活苦难的讲述上，

而无法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情感挖掘。虽然底层
叙事作品中不乏对笔下人物命运的同情但缺少共患难同悲

苦的真实情感，且大部分作者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俯视底

层社会，作者始终与笔下的人物保持着距离，无法将笔下人

物的痛感真切地传达给读者。当大量底层叙事作品夹杂着
上述问题席卷而来，评论界对此呈现出批判态势的时候，

《人民文学》无法再无视底层叙事的缺陷，因此，在后续刊
发作品时，《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作品采取了“变脸”的
态度。

2005年第 11期的《人民文学》在刊发罗伟章的《大嫂
谣》时，对底层叙事中的作家立场问题提出了批评: “作为
一个公民不可忘记、作为一个小说家也不可忘记，那就是，
那些农民工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也就是说，农民工不
是社会意识中的一道风景，不是被拉开一定的距离去审视

和怜悯的对象，相反的，农民工的所有问题是我们自身问题

的一部分。他们中很多人过着艰辛的生活，他们的权利和
尊严遭到践踏，对此，文学所能做的绝不是满足知识分子或

小市民的怜悯之心，而是让人们看到这些人身上、他们的生
活和心灵中那些坚硬的真理，是要站在他们之中，和他们一

样体验和想象，决不是站在他们之外流廉价的泪水。”瑏瑤这
是自底层叙事登上文坛以来，《人民文学》首次明确指出其
存在的问题。但是编者的劝诫并不能够丰富这些作家贫乏
的底层生活经验，因此也就无法彻底改变底层叙事中的创

作缺陷。随着底层叙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人民文
学》针对底层叙事作家无法处理作品提出的现实问题以及
底层叙事流于肤浅等问题做出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评
价罗伟章的《变脸》时，《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再次做出了
如下评论:“这些问题不仅是针对《变脸》，也针对当前很多
同类题材的小说。反映现实时，作家常常告诉我们，他对现
实中的问题没有办法。其实，并没有人要求他像政治家、经
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的

‘反映’也绝不应该仅仅是论证生活就是如此、人只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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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瑏瑥同时，批评界对底层叙事发出了更多的批评声音，丁
智才的《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当代文坛》2005
年第 1 期)、邵燕君的《“写什么”和“怎么写”? ———谈“底
层文学”的困境兼及“纯文学”的反思》(《扬子江评论》2006
年第 1 期) 和杨扬的《走出“底层文学”误区》(《探索与争
鸣》2006 年第 11期) 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底层叙事
中存在的问题，此时期的底层叙事陷入了认同困境中。虽
然众多批评家对提高底层叙事水平提出了多种建议，但是

从后续出现的作品看，质量并没有得到较大提升。
虽然《人民文学》编者及批评家对底层叙事中存在的

诸多问题提出意见，但是这些作品却继续在刊物上频频亮

相。针对这一矛盾现象，《人民文学》做出了如下解释:“不
是编者有意要推出底层文学，而是这方面的来稿太多太集

中。”瑏瑦言语中透露出编者对底层叙事作品泛滥无可奈何的
意味。
随着底层叙事陷入众声讨伐的境地，《人民文学》对底

层叙事作品表现出警惕，时任副主编李敬泽在 2007 年的全
国中篇小说年会暨文学期刊社长、主编论坛上，对底层叙事
作品继续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
觉得包括像底层叙事等等这种东西，都是面目可疑的，它都

可能把我们的文学引向一个非文学境地。如果说要死的
话，它都可能把我们引向要死的路径上去，这是我的根本看

法。”瑏瑧此后，他在 2009 年接受《文艺争鸣》杂志采访时，对
底层叙事再次进行了限制: “我对编辑们说: 以后少发，从
严。为什么? 作家从既成的知识分子话语出发，既无经验，
也无新的思想资源，就是在那里愤怒和悲悯，其实他连他悲

悯的对象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也没打算搞清楚。”瑏瑨《人
民文学》清晰地意识到底层叙事的弊病后，开始有意识地与
此类型作品保持距离。从推荐作品的热情和刊发数量上
看，2007 年的《人民文学》已经不再过多地关注底层叙事
作品。

四

与底层叙事结束亲密期的《人民文学》短时间内一度
陷入沉寂期。2008 年和 2009年的《人民文学》采用继续挖
掘文学新人的创作资源、推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刊发长篇
小说等方式维持“经营”。文学新人的青春写作因具有庞
大的阅读群对文学期刊产生着无法抵抗的魅力，为此，《人
民文学》于 2009 年第 8 期以“新锐专号”的形式集中推出了
80后、90 后的作品，其中包括郭敬明的《小时代 2． 0 之虚铜
时代》和马小淘的《春夕》等。而近些年随着海外华文文学
影响力的扩大，《人民文学》适时推出了严歌苓的《小姨多
鹤》( 2008 年第 3 期)、陈河的《西尼罗症》( 2008 年第 6 期)
和张翎的《金山》( 2009年第 4、5期) 等。此外，为了适应新
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热潮，《人民文学》还进行了改版，扩
充期刊篇幅以容纳长篇小说。在上述办刊举动中，推出文
学新人作品并不是创新之举，而刊发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和

长篇小说使《人民文学》存在追风之嫌，从而显得缺少创新

性和个性。
“非虚构”写作的推出将《人民文学》从办刊泥沼中解
救出来，并使刊物再次推到了引领文学风潮的地位。“非虚
构”是一种概念含混的文体，与小说、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不
尽相同，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将文学与世界之间
的关系“非虚构”化，从而获得更加真实的故事情节和情感
经验。这种写作方式虽然在国外已经进行过实践，但是在
中国却没有受到关注，《人民文学》将此作为契机，进行新
的文学创作潮流的开拓。2010 年第 1 期的《人民文学》“悬
念性”地预告将进行一种先锋性的文体实验: “我们认为，
在这个时代，需要宽阔的、强健的、向着各种艺术形式和纷
繁的书写活动开放的文学态度，要收复失地，要开疆拓土。
在这件事上，《人民文学》愿做先锋。”瑏瑩2010年第 2期的《人
民文学》正式设置“非虚构”栏目，继而于 2010 年 10月举办
了关于“非虚构: 新的文学可能性”的研讨会，并同时启动
了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将“非
虚构”写作当作《人民文学》的品牌栏目向文学界郑重推
出。与对底层叙事的态度相比，《人民文学》对“非虚构”写
作的策划显得更加积极主动，时任主编李敬泽将“非虚构”
作为一种文学概念提出，继而将“非虚构”写作纳入组织计
划，“最初我们杂志资助作者去写非虚构，稿子出来后，编辑
跟作者充分沟通讨论后才发出来。”瑐瑠从这个角度上看，“非
虚构”写作在中国新世纪文坛的出现是《人民文学》有意
“制造”的结果。
从《人民文学》刊发的“非虚构”作品来看，题材涉及较

为广泛，包括战争史、民族史、现实生态问题等，但是引起轰
动的还是属于书写底层民众及其生存状态的作品，其中包

括梁鸿的《梁庄》( 2010年第 9 期)、乔叶的《盖楼记》( 2011
年第 6 期) 和《拆楼记》( 2011 年第 9 期)、郑小琼的《女工
记》( 2012年第 1 期)、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 2012 年第
11期) 等。这些作品刊发后引起了众多文学期刊的模仿，
《收获》、《钟山》、《十月》、《花城》等期刊纷纷设置相关栏
目或刊发相关作品回应“非虚构”写作。同时，有关“非虚
构”写作的内涵、特征及价值等问题引发了评论界的探讨。
由此，由《人民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写作逐渐演变成新的
文学创作潮流。
从上述提到的“非虚构”写作中的部分作品看，“非虚

构”写作与底层叙事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甚至有论者认
为，“在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实际上是‘底层’文学的延
伸。”瑐瑡关注底层生活的“非虚构”写作在展示苦难和悲悯情
感方面带有底层叙事的影子。但是“非虚构”写作在作家
叙述立场、情感处理和文学表达等方面提供了与底层叙事
不同的经验，底层叙事因作家立场的错位和作品的虚构性

而产生了诸如情感匮乏和刻意制造生活困境等问题，“现在
很多文学作品都有现实的指向，但是我们会从很多常规的

小说里面，看到作家在虚构过程中也有局限，有的表面看是

写现实，实际是臆想出来的现实，不够贴近大地上的实

情。”瑐瑢而“非虚构”写作所提倡的真实的创作态度和表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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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上述问题的纠正，“非虚构”
写作倡导摒弃想象化的生活，而要求作家亲历笔下的生活，

书写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因此，在与底层叙事的对比中，
“非虚构”写作的优势得以凸显，这种新的文学写作观念既
满足了《人民文学》持之以恒地追求现实性文学的主张，又
解决了底层叙事的困境，还能实现引领新的文学潮流的梦

想，可谓“一举三得”。
虽然《人民文学》对“非虚构”写作进行了大力提倡，

“非虚构”写作本身也试图以一种更加真实感人的方式呈
现社会图景，但是从目前刊发的作品来看，大部分“非虚
构”写作将视线停滞在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上，作品由一个
接一个的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罗列组成，缺少立体的表述、
丰厚的内涵与震撼人心的力量，难以上升到较高的层次。
因此，在《人民文学》与江苏省作家协会举办的“紫金·人
民文学之星”的评奖活动中，“非虚构”作品文学奖项连续
三届空缺，《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与蓬勃的其他文
体相比，非虚构作品非常薄弱，只好宁缺勿滥。”瑐瑣由此可以
看出，“非虚构”写作自出现后所受到的瞩目与其创作质量
不相匹配，这种尴尬的对比与《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对
“非虚构”写作的操之过急有一定的关系。虽然目前评论
界有关“非虚构”的话题还在延续，文学期刊还在间断性地
刊发“非虚构”作品，出版社也跟风式地参与到“非虚构”的
出版活动中，但是“非虚构”写作尚未呈现出理想的创作形
态。在文学期刊竞相引领新风潮的当今，“非虚构”写作未
来或许会遭遇如底层叙事一般的命运，在尚未发展到成熟

的形态之前，已经被遗忘在文坛的边缘。
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既保有办刊理想同时又能适应市

场，对文学期刊而言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人民文学》
对底层叙事及“非虚构”写作的态度既体现了该刊的办刊
追求和审美喜好，同时又体现出市场经济时代的《人民文
学》引领风潮的愿望和为此做出的努力。作为具有悠久办
刊历史的“国刊”，《人民文学》对现实性文学的眷恋使其对
底层民众题材的书写充满好感。而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人
民文学》依旧怀有引领文学潮流的抱负，或者借助于其他文
学期刊提供的信息鉴别文坛动向，紧跟潮流步伐; 或者主动

发掘新资源，制造新的文学话题，以此取得主动权。这种办
刊思路使得《人民文学》刊发作品时不惜借用或制作标签，
并将作品的刊发和质量评价倒置，对作品的质量评判滞后

于作品刊发的时间，这也是同时期大部分文学期刊共同存

在的问题。所以，当《人民文学》意识到底层叙事及“非虚
构”写作存在的问题时，它已在推动上述文学潮流的道路上
前进了很长一段距离。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叙事和

“非虚构”写作一方面顺应文学自身发展需求而产生，另一
方面是在喧嚣声中被催生而成长。文学期刊的推波助澜使
其迅速生长，在尚未成熟的时候已显露出下落之势。其实
对文学本身而言，去除标签，抵制喧嚣，可能是最好的成长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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